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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确认与民族研究
的关系问题

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做研究，通常是将族源的讨论放在第一章，

以建构历时性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。我们也不例外，将族源问题放

在前面，但不是第一章，而是第一章的前面 绪论。作者并非有

意要标新立异，或企图创造一个新的写作体例，实在是因为自己在

进行民族研究的有限经历中，窃以为横亘着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

题：民族确认与民族研究的关系问题。民族确认说起来似乎并不复

杂，深究起来，或换一个角度去透视就变得很不清晰，经常令人迷

惑不解。而从事民族研究，则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深入的了

解，否则将影响到整个民族研究的质量。

一个成年人最明白地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他用

最经济扼要的文字在履历表上填写诸如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籍贯、出

生地点及时间等项目的时候。每一次填满履历表中的空格就是一

次笔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：既向他人确认，又在自我的心理提示下

自我确认。而这种对人对己的双向确认的文字内容又最为普通且

没有任何歧义。然而，这种最为寻常、普通的身份确认又常常处于

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：即自以为确认已准确无疑之际，恰恰可

能是最让人糊涂之时。对人、对己都如此。

在中国，早先的“民族”更多实指“种族” ）意义的族群，并

结合着地域和方位的、以某一主体民族为主导的认知。中国古老的

绪 论



第 2 页

宇宙结构模式 “一点四方”，即以中央为一点向四方辐射扩张。

《庄子 应帝王》说“：中央之帝为浑沌。”浑沌是哲学的“原道”，故华

夏始祖构制宇宙世界时便如此这般地将自己定在“中”点上，中国、

中华、中州、中原等皆循此意而命名之、确认之。是为宗、为道、为原、

为元。相对于“一点”，就有了“四方” 东西南北“。四方”是次要

的，是派生的，是从属的，是亚类。《尔雅》注云“：九夷在东，八狄在

北，七戎在西，六蛮在南，次四荒者。”于是，相对于方位而言“，一点”

为主“，四方”为辅；前者为文明，后者皆蛮荒。中国哲学发生学上的

这种沙文主义味道长久地弥漫于“文以载道”的叙事 ①传统之中 。

很显然“，一点四方”是对“唯我（”汉族）以外不同地域其他族群

的规定，在族群之间划分出了距离。而与种族发生相同的情形是，

“民族”也是个外来词，其能指与所指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距离“。这

些英文词都在不同程度上曾经在‘误读’与误用中与血缘有直接或

者间接的关系。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‘民族’自我意识的核心，它

们虽然最初建立在生物学的血缘纽带上，并且与之并存了相当长的

一段时间，但是到了后来，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日趋松弛，甚至

发生质变，因为‘民族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，就是一部与外族包括血

缘在内的各方面交流的历史。在 样的情况下，血缘意识以及建立

在血缘意识之上的先族意识越来越成为‘民族’意识的主要内容，并

逐渐脱离原来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纽带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”。

不言而喻“，民族”又是一种政治命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当一个名

称与某一个族群放在一起时，族群中的民俗性便时常为政治色彩所

勒穆瓦冲淡。法国人类学家雅克 纳（ ）认为“：在

中国，民族的族群关系变成了 ⋯⋯按此线索，民族便与一种政治”

①参见《西南研究书系》总序，徐新建文。
②纳日碧 “北京大学社会、力戈：《种族与民族观念的互渗与演进》，参见

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”材料。
③参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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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政体息息相关。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，

民族的政治性指喻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。从政治角度来处理民族事

务、制定民族政策，事实上成了一种“传统”。毛泽东曾说过“：少数民

族地区的社会改革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必须谨慎对待。我们无论如

何不能急躁，急了会出毛病。条件不成熟，不能进行改革。一个条件

成熟了，其他条 由此可见一件不成熟，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。”

斑。

民族确认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、迄今仍未彻底解决的问题；即

使在人类学研究领域，它还处在人言言殊的层面。利奇（

）早在 年就对缅甸高地的克钦 族进行过著名的（

研究，他认为民族应从 ②相对于其他社会族群的结构功能来确定 。

自利奇之后，一批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都曾从族群关系的角

度探讨过民族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巴斯（ 的观点。他

认为民族确认的终极依据应当是当事人自己，换句话说，应当是某

一族群 ③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族源和背景自己来确认 。最近的有关

民族和族群确认的研究趋势基本上沿着这条线索，将投视点放在某

一个民族或族群内部对自己文化的解释和运用 ④上 。当然，其中又

有多方面的因素：“民族确认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与族群内部相关的

一些活动维系在一起的，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也同样受到限

制。另一方面，复合的多族群系统，其价值体系也是建立在多种不同

的社会活动之上” 。一言以蔽之，民族确认的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

个族群中的人们自己对自我民族性的认识和把握。其他任何标签式

①见 页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
② 参 见

③见 “

④ 见 “

⑤ 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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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民族确认”的“给予”都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。

既然某一个民族或族群里的人们对自己民族性的看法和解释

对人类学研究如此重要，那么，我们在探讨瑶族的族源时，具体到

本书，就是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区瑶麓乡青裤瑶的族源问题时，首先

得听听他们自己的看法，因为他们最有发言权。

瑶麓社会自古以来没有文字，一个不大的社区就有六个姓氏，

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。谈及族源，有的认为他们的祖先来

自江西，有的说来自湖南，有的说来自广西，有的甚至说来自新疆，

有的则说是土生土长⋯⋯更让人迷惑的是同一姓氏还有不同的说

法，认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祖源，上韦、下韦就是如此。对于这种情

况，按一般的做法，就是将不同的祖源地一一罗列了事。问题在于，

倘若我们仅仅将那些姓氏的“祖籍地”排列出来，就仿佛成了户籍

调查，确认一个“籍贯”了事。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要了解某某祖源

地，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和确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为什么聚到

瑶麓，怎样聚到瑶麓，如何组成一个瑶族共同体，依据是什么等问

题。可想而知，做这样的努力有相当的难度。 年，民族学家岑

家梧先生到瑶麓调查时，一定也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，而他的做法

是避而不谈。我们原来也想采取同样方式，只是脑子里总放不下一

个问题，这就是民族确认的整体性与整体性中的性质与成分的差

异问题。可以说，它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之中，即在通

常的情况下“，民族确认”并不准确、不全面。比如我们所经常看到

的“瑶族”，它既无内涵也无外延，一会儿指五十六个民族中的“一

个”，一会儿指一个具体的支系，一会儿成了某一个村落，一会儿变

成一个姓氏；一会儿是历时的，一会儿是共时的；一会儿指传说中

的瑶族祖先，一会儿又指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瑶人⋯⋯难怪费孝

通先生如是说：“由于我们的许多民族一方面具有他们的共性，另

一方面也有各自的个性，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从‘解剖麻雀’入手，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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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类 “解剖麻雀”其所以要提倡，就是因为它使得某一族型⋯⋯”

群、某一村落的“民族确认”具有更大的可能性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

们抛开一个确定的社区、具体的村落，而泛谈瑶族中的“盘瑶”，我

们很容易相信那是一个很“纯”的瑶族主要支系，因为与之相关的

有关于“盘护（”瓠）”的有声有色的神话传说；有迄今还广为流传的

“盘王节”；有传播极广的文本《评皇券牒》、《过山榜》等；有汉族史

籍中的不少旁证；有少数一些可以为证的考古资料；有盘瑶中不食

狗肉的习俗⋯⋯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对自己族源认识在口传上的一

致性很高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切在瑶麓的青裤瑶中都没有。没有“盘

瓠”和高辛犬的传说，没有《评皇券牒》、《过山榜》之类的文本，没有

盘王节，没有可资确证的考古资料，没有不食狗肉的习俗，也没有

六姓氏中可以被公认的祖本。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，青裤瑶与同一

地区的白裤瑶从不往来，与同一地区的长袍瑶也往来甚少，语言也

互不相通；反倒与同地区，甚至不同地区的水族、布依族、汉族关系

较密切（见下页图

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很容易引出这样的问题，即瑶麓青裤瑶是

在什么意义、什么层面上被确认为瑶族？它与其他瑶族支系的确认

关系如何？它与盘瑶、勉瑶是否是同性质的“民族确 接下来的认

就是瑶麓社会的内部问题：诸如六姓氏是否源于同一“祖宗”、他们

是否于同一时间迁抵瑶麓、民族认同感是否很强等一系列问题。调

查结果表明，青裤瑶的民族成分很复杂，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各

姓氏之间的风俗习惯差异甚大。这一切导致我们对瑶麓青裤瑶的

民族性和成分构成等问题产生了兴趣。我们偏向于认为，青裤瑶并

，更准确地说不是一个单一瑶族成分的族群 ，是一

个含多种民族成分的人群共同体，“瑶族”仅仅是这个人群共同体

①见费孝通为胡起望等著《盘村瑶族》所做的序言。民族出 年版，第版社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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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
的名称。在这一点上，它与其他瑶族支系有所不同。但是，重要的

是，现在瑶麓六个姓氏都承认自己为瑶族。不过，当我们在做瑶族

历史文化的研究时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“，瑶族”这个称谓中包含着

民族成分和民族确认的复杂因素。一个在历史的迁徙中保持相对

单纯的民族成分的瑶族支系，与在历史交流中融合多种民族的人

们、多种民族成分的支系，二者在民族确认的程度上是有差异的。

而青裤瑶属于第二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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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当今的人类学研究在关于“民族确认”的问题上非常看重

某一族群内部的人们对自己民族族源的看法和民族认同感的态

度，我们不妨将瑶麓几个主要姓氏对自己“族源”的说法，按照我们

的调查如实抄录于次。

瑶麓卢姓的口述历史：

瑶麓的卢家原本不姓卢，是姓张，汉族人。先祖原住在

中原的某个县城。张家很穷，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。他们为

官府县衙当长工。一日，张家的一个长工无意中踩伤了县

衙的儿子，县衙就要问罪惩罚，张家在县衙当长工的俩兄

弟大骇，连夜出逃。县衙官府遂四处张贴布告缉拿他们。兄

弟俩只顾逃生，途中见一铁匠老汉正在打铁，风箱把炉火

吹得通红。兄弟俩来到打铁铺歇脚，与铁匠老汉交谈，老汉

问他们姓什么，因四处都张贴有捉拿他们的布告，兄弟俩

不敢道出真名实姓，情急之中，他们看到铁匠铺的炉火，顺

口说出姓“卢”。后来他们索性把张姓改成卢姓。不知跑了

多久，兄弟俩最后来到瑶麓。见此地人群和睦，田园宽广，

山林茂盛，有留下之意。兄弟俩将想法告诉了覃韦两姓的

头人，得到同意，于是就在瑶麓落脚。

毕竟卢家兄弟是外来人，一无田地，二无家居，不能

长住白吃人家的饭，兄弟俩商量为人家打工。哥哥到覃家

干活，弟弟到韦家干活，分别住在覃、韦两寨。覃家人对哥

哥很好，把他当成一家人对待，一起干活，一起休息，一起

吃饭。吃饭时也不点火把，任凭他吃什么，大家一样生活，

不分彼此。而在韦家干活的弟弟所受到的待遇则有所不

同。韦家人吃饭的时候要用火把照明，韦家人先吃，吃完

后才让弟弟一个人吃，经常吃的是残羹剩饭。一段时间

后，兄弟俩聚在一起，分别讲述他们在覃韦两家的情况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哥哥听了弟弟在韦家的情况，很是心酸，决计俩人都到覃

家去干活。覃家对兄弟二人一往如初，从不将他们当作外

人，还将覃家的山林分给他们。覃家头人在覃家山的山腰

上做一个记号，记号下的部分留给覃家，记号以上的山林

分给卢家兄弟。这个记号现在还在。此外，覃家还将自己

的田地也分给他们，并让兄弟俩在覃家寨边上盖房立家，

所以卢家寨至今在青裤瑶语言中叫“村口寨”。卢家兄弟

感恩于覃家的德泽，就与覃家结为兄弟，鉴于“亲兄弟，骨

肉亲”，所以，自古覃卢两家一直不准通婚。这个规矩直到

年才被破除。

（讲述者：卢正德， 岁）男

瑶麓的常姓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：

大约在 年前，我们常姓的住在水庆（现水庆水族

自治乡 笔者注）。我们姓常的几家发展很快，田地也

不少。当时水庆的其他一些人与佳荣乡坤地的水族串通

一气，要把我们常姓斩尽杀绝，以便分得我们的钱财和土

地。一天晚上，他们将整个寨子向外的通道把守住了，想

把我们一网打尽。恰巧那天我们常姓有两个兄弟到洞闷

的姑妈家（一说是到瑶寨谈婚）。其余的常姓事先也得到

了消息，知道大祸即将临头，决计逃跑。那时常姓都住在

靠山坡的寨边。天黑之后，我们就在家里点上火把，把家

里的鸡的双脚捆起来，放在大的簸箕上，然后在簸箕上撒

上一些米。鸡尽管双脚被绑着，见到周围的米，还是不停

地啄吃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响。安排妥当后，常家人就用自

纺的白布撕成条接起来，一个个从后窗爬下去出了村。那

些要杀他们的人躲在周围，准备等常姓人睡了以手再动

手。他们见屋内火把通明，还不停地传出“嗒嗒嗒”的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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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，只好耐着性子等待。此时常姓人已出了村，他们急急

弃家逃命，只携带了铜鼓、铜锣和银钱。出了村以后，他们

担心那些人来追捕，就将钱分别埋在三处，因当时水庆常

姓只有三户，并分别在埋藏银钱的地方压一块石头以作

标记。埋好以后，继续赶路。不久，他们来到寨外的一个

坡顶，那个拿铜锣的人不慎将铜锣落地，撞在一块石头

上，发出一声响。夜深人静，锣声传得很远，那些仍守在常

家外面的人听到了锣声，方知常姓人已出了村，上了空城

计的当。他们冲进常家，见屋内果然空无一人，只有那些

鸡还不停地在簸箕上啄米，后窗敞开，一条白布带绑在窗

框上。他们知道已追不上常姓人，也就作罢。大家分了常

家的产业和田地，达到了把常家撵走的目的。

话说那天晚上到洞闷的那两个常家兄弟，第二天早

上回家，才走到半路，就有人告知昨晚的事。兄弟俩听了

大骇，万般无奈，只好折回洞闷的姑妈家。姑妈得知情况，

自然收留他们俩兄弟。洞闷都是瑶族，水庆都是水族。两

位来自水庆的常家兄弟到洞闷不久，又发展很快，约摸过

了五十年的 常家兄弟用积蓄下来的银子在洞闷购样子，

买土地。洞闷的人就与水庆勾结，欲杀他们兄弟俩，分得

他们的田地。俩兄弟的姑妈得知情报，这时她已垂垂老

矣，无法起什么作用，就对他们兄弟俩说，你们还是离开

洞闷吧，否则你们会遭来杀身之祸。因为洞闷人说，自从

你们来了以后，洞闷的鸡都不打鸣了。兄弟无奈，只好打

点行装，带着家小仓皇出逃。

后来他们辗转来到瑶麓，在村西的一个小角落住下

来。因是外来客，刚来的时候，田地和山林都没有。常家

的人死了也没有洞可葬，因为所有的山都分到了各姓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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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没有山，也就没有自己的洞，只好用土葬 。我们常家

也不像瑶麓的覃、欧、韦姓等，有自己的菩萨祭供，我们从

来不兴这一套。初到瑶麓，我们常姓多少还有些受欺侮，

只是由于解放前土匪很多，时常打劫村寨，瑶麓势单力

薄，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瑶麓六姓就团结起来，大家

和睦相处，共同抵御外敌。

常姓在瑶麓现已长达五代，在近两百年的岁月里，我

们与其他五姓渐渐融合。而那些从水庆外逃的常姓据说

一直在寻找他们失散的俩兄弟和当年埋藏的银子。国民

党统治时期，听水庆人说，曾有两位穿长衫的人，其中一

人还打着当时的红色纸伞到过水庆外的山坡上，待水庆

人去时，那两个人已经走了。水庆的水族头人蒙 贵发现

坡上有一块石头被翻起，留下一个凹洞，凹洞内有一小盒

子的印记。说明那确系当年常家外逃时埋藏银子的地方。

到了 年，又出现一件让人奇异的事，另有一处石头

被翻开，里面的东西被人取走，石头上却压了一封信；大

意是：蒙 ，我们是当年被你们逐出水庆的常家人，这

次我们来取回我们自己的银两。当年我们出走时，有两位

兄弟失散，迄今下落不明。如有他们的消息，请他们务必

来找我们。瑶麓的常氏也在寻找他们的亲人，特别在近几

年改革开放以后，有些三都的人（传说那些常姓人最后到

了三都，也有的说在凯里）来过瑶麓。打听的结果是：三都

确有少量瑶族，但他们都姓王，而非姓常。

（讲述者：常高元）

上韦的韦姓对自己的祖源又有一说：

①常姓是瑶麓六个姓氏中唯一进行土葬的。现在水庆的水族也是用土葬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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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韦姓氏族传说源于湖南，后经江西分支。在江

西时居住在吉安府豆腐街白米巷。可记忆的是，他们经过

千回百转，到达荔波的尧排。在尧排一段时间后，沿三路

分流：一路往恒丰，一路往水维，一路到瑶麓。如图

图

早年往水维方向去的，现在都成了苗族，仍保留韦

姓。 年代中期，水维有些苗族村民参加修建公路，曾到

打里（瑶麓的一个自然村，距大寨三四里路，皆为瑶族），

这些苗民专门去“扫墓”；打里遗留着一个苗族的洞葬。该

洞坐落在山腰上，野兽进不去。今天我们仍把那个洞称作

“苗族洞”。那些韦姓的苗族还与瑶麓上韦的韦姓、打里的

韦姓“摆谈” ，说我们和你们是兄弟（指他们原从尧排分

离出去，祖源是一家）。当时在水维乡有苗族、有水族，在

民族确认（即我国解放后的“民族识别”）的时候，因这些

原来自于尧排的韦姓既能说苗语，又能说水族语言，他们

①上韦寨的韦姓与打里寨的韦姓原是兄弟一家，故今仍不通婚。而上韦寨的韦
姓与下韦寨的韦姓历史上并无瓜葛，故上韦下韦可以通婚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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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也有一部分现为水族。

另一支迁往恒丰。恒丰 年乡原属荔波县管辖，

的荔波县政区图上，恒丰系荔波县的一个乡。今恒丰属三

都水族自治县管辖。往恒丰的那一路人现大都成为水族。

迁往瑶麓的这一支也很复杂，其中又有一部分到了

姑尝。 年代末，居住在姑尝的一户水族韦姓传来消息，

说是在姑尝发现一块石碑，石碑只有切菜板大小，一个人

可背得起。石碑上有些文约，记述了现属于上韦韦姓的田

地地段和一条三米宽的河流。当时在瑶麓工作的黄海同

乡干部还专程去看过。因为石碑上的刻文已不甚清晰，有

些古文也不易识别。姑尝的那户韦姓还建议重新刻两块

石碑，一块由上韦韦姓保留；一块由姑尝韦姓保留。不知

何故，这个建议未被采纳。在姑尝居住的韦姓中，后又有

些迁到了白岩角（现属瑶麓，离瑶麓四公里）。当时瑶麓已

是个大寨子，过去白岩角那寥寥几户韦姓人家经常被土

匪抢劫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最终全部搬到上韦，与上韦其他

韦姓合流。

初汇集于上韦的家户中并非都姓韦，还有姚（现在的

瑶麓乡户籍里仍有一户姚姓）、潘、陈、吴等多姓。姚姓来

自于佳良乡的尧几村，是瑶族；陈、吴等姓则是汉族或水

族，后来这两姓都搬走了。另有一户潘姓，先是居住在距

上韦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，也因恐土匪打劫而首当其冲，

遂搬到上韦寨内，改成韦姓。上韦韦姓中还有从从江县迁

来的，原是苗族，后来变成了瑶族。

（讲述者：韦木高，男， 岁

韦秀友，男， 岁）

瑶麓的覃姓是一个大姓，有关他们祖先的传说是这样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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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裤瑶覃姓的最早原是姓谭，祖籍江西，为什么后来

迁到贵州并改为覃姓呢？其中有一个辛酸的故事。

几十辈以前，遇到一个大旱灾，三年没下一滴雨，秋

天没有收获。人们没有粮食吃，只好上山挖草根、剥树皮

来吃。官府却天天派官差来拉伕派款，地主也来逼债。青

裤瑶人的牛、猪等都因交不了租被人牵走。人们被逼得走

投无路，只得纷纷向广西、贵州逃荒。

当时有一户姓谭的人家，阿爹叫谭播，阿妈叫欧梅，两

个都 岁起就为财主努灰放牛，当了是贫苦农民。谭播从

岁才跟孤女欧梅年长工，到 结婚。婚后他们自己开

荒种地，辛勤劳动，勉强度日。后来他们生了三男两女，家

里人丁多了，打得谷子不够吃，官府、财主又敲诈勒索，日

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一天，谭播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，含着

眼泪对他们说“：如今这个世道，种田人不得饭吃，又加上

天灾人祸，我和你妈养不活你们了，你们跟大伙一起逃到

外乡，另觅一条生路吧。”老大谭朵扛、老二谭朵印、老三谭

朵发，先前还是不忍心丢下年老的父母和两个妹妹，只是

父亲发火说“：难道我们谭家都要饿死在这儿吗？”三兄弟

才挥泪告别亲人，离开家乡向西边走了。

三兄弟出了江西，沿途为人打工卖力，历经千难万

险，经过湖南，到达广西来宾。这时老三朵发实在走不动

了，就对大哥二哥说“：哥，你们走吧，我年纪小，不能拖累

你们。我留在来宾帮人放牛，以后长大了，再去找你们。”

大哥说“：三弟啊，你还小，我们怎么能甩下你呢。”讲到伤

心处，三兄弟抱头大哭。朵印哭了一阵，抬起头对朵扛、朵

发说“：我们谭家的人太苦了，我真不愿姓谭，我看干脆把

“言”字旁去掉，改姓覃吧。”三个人最后同意，当夜，对着

月亮磕头改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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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亮以后，朵扛、朵印在来宾找了一家需要放牛的人

家，将弟弟朵发安顿好，便离开来宾，继续往前走。最终兄

弟俩来到荔波瑶麓，兄弟俩分别与两位青裤瑶姑娘相爱，

从此成家立业 。

（讲述者：覃廷生、欧木安）

岁，有关他们祖源莫家在瑶麓是独家，年龄最长者为 的传

说大致如下：

莫姓祖先从广西迁来。在广西时，莫家也是穷人，居

住在山里。在广西属于什么民族也不清楚；也许是壮族，

也许是瑶族。不知何年何月，莫家有一个公带着四户人家

来到瑶麓。因人少势弱，不敢进入大寨居住。先是在大寨

通往茂兰方向的山角下搭屋建房。自他们搬入瑶麓地界，

整个瑶麓的公鸡都不打鸣；大寨人就让他们迁居，于是莫

姓又迁到大寨北角的一个山边，可大寨里的公鸡仍不打

鸣，最后搬进上韦寨，鸡才啼鸣。

莫家在上韦寨原先有四户，后发展不顺，其中三户只

生女孩，不生男孩。随着女儿出嫁，加上遇到灾荒，三户莫

姓绝了，独剩下一家。现在瑶麓的两户莫姓就是所剩一家

分出来的。

原先莫姓也有个石供（“菩萨”），自莫姓败落，石供也

没有了。所以，在六姓中只有常姓和莫姓没有菩萨。由于

莫家住在上韦，与上韦的韦姓关系好，曾拜为兄弟，故迄

今莫家与上韦和打里的韦姓不开亲。

（讲述者：莫 岁）银清，男，

①参考瑶族民间故事选《射日月》，荔波县民委编。文字略有改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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瑶麓各姓中，欧家和下韦的祖源传说不详，几经调查，年长者

均说不知。

我们将以上调访来的材料与荔波县姓氏户籍、人口的统计材

料作一个对比，读者会发现二者大致吻合。更重要的是，读者可以

从中得到“民族称谓”和“民族确认”的一些结论。兹将六姓的统计

资料分列于次：

表

表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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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《荔波县志稿》卷 ，氏族志。荔波县志整理委 年 月。员会，

从两种材料的比较可以看出，原始青裤瑶的“民族成分”很复

杂，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，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以其内部“民族成

分”很单纯、民族认同感很一致为前提的。当然，瑶麓除了有姓氏祖

源和迁徙的传说以外，也有青裤瑶的“整体性（”即不分姓氏）的传

说，最有代表性的是与水族“争土”的传说（详后）以及记述瑶、水、

表

表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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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依、汉族的“四兄弟”说，认为瑶族在四兄弟中排行“老大”，人们

都称瑶人为“瑶大爷”。它实际上是对瑶族内部流行的“先有瑶，后

有朝”说法的人格注疏。因此，青裤瑶的“祖源”和“族源”传说有以

下两种类型，其叙事对象显然不同：

姓氏传说 叙事对象：针对其他姓氏

整体传说 叙事对象：针对其他民族

很明显，姓氏传说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标榜和确认某一氏族与

其他氏族的差异；而整体传说的主要功能却是为了明确和区分瑶

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。有意思的是，青裤瑶所存的整体性传说极

少，且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。这一点与我所接触到的其他瑶族支系

有显著的差别：青裤瑶更偏向于姓氏之间的“氏族性”确认；而其他

支系，比如白裤瑶、勉瑶则更偏向于民族或族群层次的确认。这也

就是为什么青裤瑶与白裤瑶相比，文化变迁的速度更快的重要原

因。

除了青裤瑶人口少、原始民族成分杂、居住偏僻、环境封闭等

因素以外，青裤瑶缺乏一个能凝聚六姓的“共同性仪式”。从文化功

能的角度看，共同性仪式能起到凝聚、凝结、凝固一个民族心理认

同和加强文化传承力的作用。盘瑶就有“还盘王愿”仪式，它在很大

程度上又是对盘瑶文书 过山榜 中有关“盘瓠”传说《评皇券

的行为演绎；作为瑶族经典，文书中对“盘王”祖德的记录，成为盘

瑶“民族性”的终极认同。每一次“还盘王愿”仪式就是一群相关人

群对自己“民族性”的再度确认和加固，也是瑶族文化的一次张扬。

可惜瑶麓社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仪式。解放前虽流行过“娲

厦”仪式，毕竟“娲厦”仪式所涵盖的内容太窄，仅限于祈求丰收的

农事活动。当然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瑶麓的青裤瑶作为一个六姓组

成的“人群共同体”，却同时具有更易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，在现代

化进程中来自传统的阻力比那些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瑶族支系小

青裤瑶祖源、族源传说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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